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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自佛教西來，建寺院、開石窟時立碑、刻碑、藏碑已成為傳統，並且歷朝歷代時

有增損。這些寺院所藏碑刻均成為中華碑刻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們的文史、

藝術價值各有千秋。據不完全統計，寒山寺的古碑刻（泛指 1911 年以前的碑刻）

存世共有 29 種。本文提綱挈領地考察這些古碑刻與歷代文士、政要的淵源關係

及其書法的歷史與人文價值，為將來的深入研究作引玉之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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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碑刻，是我國歷史上一種獨特的記錄、保存文明的方式，它是一種自然與文

化結合最為直觀的形式，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和文化藝術價值。碑刻所載之文字

有時能補正史料之闕誤；碑刻書法曾一度展示了中國古代書法藝術史。文名千

秋、銘刻實錄、書法形象等共同構成了中國特有的碑刻文化！這是我國傳統文化

的一個重要門類，它主要反映了各個時代的社會制度、政治經濟、文化藝術等各

個方面。 

 

狹義上講，碑刻即辭書中所謂立於地表之上，刻著文字豎立起來作為紀念物

的石頭；而廣義上來說，碑刻是泛指刻在石頭上的文字，那麼刻石、題名、墓誌、

造像以及畫像上的題字等都在其列。本文所言碑刻文化即指廣義碑刻而言，主要

涉及碑刻上文字內容的時代背景和文化意義以及碑刻書法的書寫者（乃至刊刻

者）的歷史定位和書風衍變等。 

據不完全統計，寒山寺古碑刻（泛指 1911 年以前的碑刻）存世共有 29 種（據

性空主編《寒山寺碑刻集》），其中明代文徵明的《楓橋夜泊》詩碑已模糊不清，

另有 1 塊宋代王珪（郇公）的《楓橋夜泊》詩碑，有記載但碑已不存（今有仿刻）。

這些碑刻的文字內容涉及到： 

 

（1）題字 

如陶濬宣的“寒山寺”刻石，程德全的“妙利宗風”、章美的“寒拾遺踪”

刻石，以及部分畫像石上的題刻等。 

 

（2）詩詞、對聯、金剛經碑 

其中以張繼詩碑最具特色，除了有記載而不存的王珪書寫的詩碑和文徵明書

寫的詩碑殘石以外，另有俞樾書寫的最為著名；其它詩碑如程德全書寫的《歷代

名人詩碑》，鄒福保、萬繩栻的詩碑等，至於岳飛、鄧石如的對聯刻石以及宋代

張即之手書的《金剛般若波羅密經》等應是寺廟修建時根據需要而仿刻的。 

 

（3）記事碑 

主要是重修、新修寒山寺時刻碑以記及《蘇州府示禁占寺產碑》等，另有 1911

年重修寒山寺時出土的《吳縣鄉都義役田記》碑，乃明嘉靖辛亥冬十一月葛桷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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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以及《社倉事宜碑記》等內容與寒山寺無涉，但既為寺內收藏，也應在統計

之列。 

 

（4）御碑 

御碑，一般是指以皇帝親筆寫的字所刻成的碑。而寒山寺的兩方御碑是宣統

三年重修寺院時由江蘇巡撫程德全補書的。其一是雍正帝御筆《寒山子詩序》，

其二是乾隆帝御題《寒山曉鐘》，對於這兩方御碑我們應從其文容內容來認識其

深刻意義。如雍正帝序寒山子詩：“朕以為非俗、非韻、非教、非禪，真乃古佛

直心直語也。”（見《寒山子詩序》碑文），乾隆帝感慨寒山寺鐘聲“此意畫師

何以狀？”（見《寒山曉鐘》碑文），二位帝王的金口玉言可謂不同凡響。 

 

我們知道，中國古代宮室寺廟立碑由來已久，但起初碑的功用非以文字傳。

《儀禮·聘禮》鄭玄注云：“宮必有碑，所以識日景、引陰陽也。凡碑引物者，

宗廟則丽牲焉，以取毛血。其材，宮廟以石，窆用木。”從東漢開始，在石碑上

書刻文字以記述墓主人姓名、官位、卒葬年月以及紀功頌德等，這是墓碑。東漢

劉熙在《釋名·釋典藝》中解釋了碑的變化過程：“碑，被也。此本葬時所設也，

施鹿盧以繩被其上，引以下棺也。臣子追求君父之功美，以書其上，後人因焉。

無故（畢沅注曰：無故即物故）建於道陌之頭，顯見之處，名其文就謂之碑。”

至於題字刻石，則可追溯到戰國時期。由於碑刻內容和用途漸廣，因此後來又有

功德碑、紀念碑、紀事題名碑、詩碑、宗教碑、書畫碑等等。自佛教西來，建寺

院、開石窟時立碑、刻碑、藏碑已成為傳統，並且歷朝歷代時有增損。如河南少

林寺藏歷代碑刻 204 方，時代跨北齊到民國；山西五臺山內 44 座大小寺廟中共

藏有從唐代到民國的碑刻 794 方，洛陽白馬寺現藏歷代碑刻 40 余方等等，這些

寺院所藏碑刻均成為中華碑刻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們的文史、藝術價值各有

千秋。就寒山寺古碑刻文化研究而言，我們可從以下兩大方面探討其歷史淵源和

價值。 

 

一、 寒山寺古碑刻與歷代文士、政要的淵源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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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刻是歷史痕跡的重要實物載體。古代寺廟的建設與發展除了歷史文獻的文

字記載之外，如有碑刻實物為證，那更是耳目一新，因為這碑刻直接訴說著寺廟

的更替與興衰。魏晉以後，佛教文化逐漸融入中國傳統文化，我們可以從文學、

歷史、美術、書法等多方面看到它的影響。因此，魏晉及以後的文士多與佛教文

化有關連（如寒山寺前院石刻“寒拾遺踪”題撰者姚希孟，明代萬曆年間吳縣

人，曾搜覽各種傳記史料，著成《佛法金湯徵文錄》十卷，包含了他一生奉佛的

思想和功德）。他們吟詩作賦或奮筆書畫，也常用佛教題材或以佛理智慧深入其

中，而寺廟為了提升自身文化形象，也樂於接納文士交遊，或專請文士賜下墨寶

以垂久遠。寒山寺古碑刻中就有文徵明、唐寅、錢謙益、梁同書、俞樾、鄭文焯

等文士的手跡，其中在廣大民眾中以俞樾聲名最大，因為他書寫的唐代張繼的那

首膾炙人口的《楓橋夜泊》詩碑廣為人知曉。俞樾（1821—1907），字蔭甫，號

曲園，浙江德清人，道光進士。官翰林編修，後因涉科考出題一事而被彈劾罷官。

38 歲始僑居蘇州，閉門著書，博通典籍，是晚清重要學者和書法家。從俞樾撰

文的《新修寒山寺記》碑刻來看，俞氏與光緒年間寒山寺新修有很大關係，他說：

“餘往年視學中州，辱有文字之契，故與余相習，因繪圖具說，述中丞（江蘇巡

撫陳夔龍）之命求記于余。”又說：“吳中寺院不下千百區，而寒山寺以懿孫（張

繼）一詩，其名獨膾炙於中國，抑且傳誦於東瀛。余寓吳久，凡日本文墨之士，

咸造廬來見，見則往往言及寒山寺，且言其國三尺之童無不能誦是詩者。”可見

俞樾對寒山寺與東瀛人的關係由來以久。於是這次新修寺時，俞氏才受以重托而

補書《楓橋夜泊》詩碑，儘管他謙言“余所書張懿孫詩，遠不及衡山（文徵明）

舊刻，而此記則尚能窺見中丞之意”。從此可以說，寒山寺因俞樾重書詩碑而更

完美，而俞樾則亦因重書詩碑而更聞名。 

 

《姑蘇寒山寺化鐘疏》之撰書者是明代著名文士、繪畫大師“明四家”之一

唐寅（1470—1523），字子畏，號伯虎，他曾有一自用印“江南第一風流才子”。

由於命途多舛，科考不利，唐寅生活飄泊不定，于 46 歲時皈依佛門，自號六如

居士。《化鐘疏》中講到本寂禪師鑄鐘事，從“殿宇初備，銅鐘未成”可以推測，

當時寒山寺又有一次大規模重建，這是我們今天所知最早的關於寒山寺鑄鐘的記

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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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山寺作碑刻的著名文士還有錢謙益、梁同書等。錢謙益（1582—1664），字

受之，號牧齋，常熟人，是明末清初時官時民的著名文士；梁同書（1723—1815），

字元穎，號山舟，錢唐（今杭州）人，是乾隆年間博學多文的著名書法家，尚為

人書碑文墓誌。錢氏所書《爭寺基帖殘石》以及梁氏所書《陰騭文殘石》，都是

寒山寺難得的碑刻資料，有待深入探討。 

 

與寒山寺有淵源關係的政要，當數陳夔龍和程德全。陳夔龍（1857—1948），

字筱石，貴州貴陽人，清光緒進士；歷任漕運總督、河南巡撫、江蘇巡撫、四川

總督、湖廣總督、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等要職。1905 年，陳夔龍在蘇州探訪寒山

寺時，“入其大門，門庳且隘，登其大殿，榱桷粗存，觀於其左右，則荒葛崩榛

中惟燕葵兔麥而已。”（俞樾《新修寒山寺記》碑刻）見此，“中丞歎曰：名勝

之地，荒蕪至此，官此土者輿有車馬。吾曩者遠在大梁，緬懷茲勝形之歌詠，今

臨其地，其能忍然乎？乃與僚屬共謀修茸。”誰料不兩月而告成。說來也奇，據

寺內碑刻記載，陳夔龍官中州時夢得“蕭寺鐘聲”一景，後賦詩云：“宦味與禪

悅，喧寂有殊致，夜半聞鐘聲，如在寒山寺”，詩境清越，寓意深遠，一時賓從

皆吟賞。及明年，遂移江蘇巡撫，他喟然曰：“浮生如寄，宦跡如蓬，吾前詩其

為之兆乎？” 以佛家語而言，這是陳夔龍與寒山寺的“緣”。 

 

程德全（1860—1930），字純如，號雪樓，四川雲陽人。捐班出身，1905 年

署黑龍江將軍，兩年後任黑龍江巡撫，宣統元年（1909）任奉天巡撫，翌年調任

江蘇巡撫。在蘇任職期間，程德全對寒山寺情有獨鍾，繼前任陳夔龍之後，捐奉

集資，又修葺了寒山寺。與陳氏相較，程德全對寒山寺的貢獻在於將寒山子的詩

集整理刊刻，便於廣為流傳；又把歷代名人題詠寒山寺的詩整理刻石，共計唐至

清代名人詩 15 首，分刻八石，最後有題記。這些詩詠題刻提升了寒山寺的文化

形象；另外，程氏還延請歸隱故里的原甘肅學政葉昌熾（1847—1919）篡修《寒

山寺志》三卷，上升到史學高度，這為後世研究寒山寺開了先河。史載宣統三年

六月十四日，修葺寒山寺落成，程德全特以專車迎接各國駐滬領事，冠裳高會，

極一時之盛。如果說陳夔龍新修寒山寺是一個“緣”字，那麼程德全呢？請看他

撰寫的《重修寒山寺碑記》中的幾句話：“今世政治家訾宗教，宗教家亦訾政治，

不知廢政治則宗教為無用矣；離宗教則政治為無本矣。寒山子詩云：報汝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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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各努力。夫政治、宗教雖若有異，而要其終始，總不出各各努力之八言。嗚呼！

時至今日，豈非臣下努力時哉？”這表明了他重修寒山寺的主要動機。1913 年，

民國二次革命失敗後，程德全退出政界，寓居上海，閉門誦佛； 

 

 

 

 

 

 

 

 

江蘇巡撫程德全 姚希孟題、章美書“寒拾遺踪” 

 

1926 年他受戒于常州天寧寺，遁入佛門，成了一名居士，法名寂照。曾駐錫于蘇

州木瀆法雲庵，這一舉止也算是應了佛家“因果”之語。 

 

其他政要如宋代官至參知政事的王珪、清末任山西巡撫的陸鍾琦（曾官吳中

十年）、官至翰林院侍講的鄒福保，以及明代第 82 位狀元、崇禎初年的禮部左侍

郎文震孟（撰寫《寒山寺重建大雄殿記》碑刻，現已模糊不清）等等，目前暫無

史料研究他們與寒山寺的淵源關係，有待於進一步挖掘。 

 

二、寒山寺古碑刻書法的歷史與人文價值 

 

古代立碑刻石皆隆重之舉，故碑刻書法也十分考究，一般都由書法家書丹後

交刻工勒石。即便是政要、名士書寫，也都具備相當的書法功底。寒山寺現存古

碑刻 29 種，其碑刻書法反映了宋代到明清（尤其是明清）的部分書況，具有歷

史價值；書寫者大都是文士兼書家，有些政要如陳夔龍、程德全等所書碑刻也是

標準的“館閣體”，又具有一定的人文價值。 

 

首先要提到的寒山寺古碑刻書法當然是北宋王珪的《楓橋夜泊》詩碑（稱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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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詩碑第一石），此詩碑雖早已不存，但史載明確。王珪既是政要人物，又是書

法家，《中國書法大辭典》（香港書譜出版社，1987 年版）中有介紹：“王珪（1019—

1085）字禹玉，成都華陽人。……舉進士甲科，為翰林學士，知開封府，兼侍讀

學士。……嘉祐中，帝宴寶文閣，作飛白書分侍臣，命珪識歲月姓名。……歐陽

修得雙幅大書，王珪夾題八字曰‘嘉祐御禮賜歐陽修’，仍於絹尾書‘翰林學士

臣王珪奉聖旨題’。”但王珪書法真跡難尋，1996 年，寒山寺重刻的“詩碑第一

石”，是據臺灣傅斯年圖書館所藏的王珪書《宋贈太師魏國公韓公神道碑》的拓

片而集字複製。依筆者看，還不能盡如人意，故有待于發掘新的王珪書法資料再

研究。 

 

    寒山寺“詩碑第二石”的書者是文徵明（1470—1559）。他是影響深廣的明

代“吳門書派”盟主。其書法多講究應規入矩，注重法度，崇尚精謹；不僅行楷

書筆筆到位、一絲不苟，而且對於奔放的草書也非常重視合乎規範。文氏所書張

繼詩碑，早已“歲久漫漶”（俞樾語）今存不足十字，且字無全形，但仿佛能窺

其行草書精神。今人周道振、張月尊夫婦集家藏帖之字，由性空法師立石、時忠

德先生重刻的文氏“詩碑第二石”立於寺之塔院。筆者將其與原石比對，覺得新

刻的書法字形與氣息均稍遜一籌。竊以為，根據現在的科技條件，結合文徵明的

多種碑帖和殘石書法原貌，應能仿刻出更逼近原石的詩碑。 

 

   

文徵明書《楓橋夜泊》碑残字 文徵明書《楓橋夜泊》集字碑 文徵明墨蹟《自書雪詩卷》 

詩

碑殘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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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山寺還存有南宋岳飛書寫的詩、聯碑和張即之的《金剛經》碑刻。據現有

資料考察，這兩種碑應是重修寒山寺時加刻的，而非作者特意為寒山寺而書。岳

飛書碑不知刻於什麼年代，但張即之的刻石應不早於光緒十一年，因為此石末尾

有俞樾紀年跋文。這二碑均可從書法考證方面認識其意義。對岳飛墨蹟或碑刻存

世者，學人多有爭議其真偽，如果寒山寺的岳飛詩、聯碑能正本清源，那將價值

無比。記得蘇州曾有媒體報料某藏家將岳飛真跡《出師表》面世，有人就以寒山

寺碑刻作為證據談其真偽鑒定，結果還是樸朔迷離。張即之所書《金剛般若波羅

密經》墨蹟存世有兩種，一為南宋淳祐六年（1246）作，二為寶祐元年（1253）

作（現藏于日本京都智積院）。經比對，寒山寺所刻乃為第一種，是張即之中楷

之精品，其墨蹟而外又有拓本傳世，明清兩代不少名家為它題跋，如陳謙、趙宧

光、董其昌、畢鼎臣、林則徐等，但寒山寺此刻石又多了俞樾於光緒十一年（1885）

所作的跋文，這應是其它刻本所無者。其跋文曰：“宋張樗寮所書金剛經，明代

曾以刻石，至國初已散失不全，息庵居士得其墨蹟而重刻之，所缺皕卌八字，鉤

摹其前後經文而補足之，了無補綴之跡。”可見，寒山寺的《金剛經》碑刻，應

是由俞樾提議而據息庵居士的足本刊刻的。筆者所見北京理工大學出版社於 1991

年 2 月出版的《歷代書法名跡叢書·張即之書法選·金剛般若波羅密經》，在經文順

序上和字數的缺訛上，都與寒山寺所刻有些不同，故有進一步研究的必要。 

 

寒山寺古碑刻書法除了以上的重點作品與書家之外，還有很多值得探討的地

方，如明代唐寅、文震孟的碑刻，崇禎年姚希孟題、章美書“寒拾遺踪”，以及

道州何維朴書《重修寒山寺碑記》、狀元石韞玉的“現千手眼”隸書題刻等等，

都是研究書法及書家的第一手資料，非常有價值。 

 

以上主要從寒山寺古碑刻與歷代文士、政要的淵源關係以及寒山寺碑刻書法

的歷史與人文價值來論述寒山寺古碑刻文化的。其實，這些碑刻的文字內容本身

也是一個值得研究的課題，如俞樾所書詩碑第三石的碑陰就記錄了俞氏對《楓橋

夜泊》詩的考證；其碑側又刻有陳  夔龍的補釋。還有幾篇重修寒山寺記以及寒

山子詩、歷代題詠寒山寺等，也值得細細品讀和研究。由於本文是論綱，故只能

從宏觀上闡述，權當抛磚引玉，至於面面俱到而詳細深入的研究，還要待日後功

夫及其他識者之高論。 


